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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元宇宙由建立在媒介技术基础上的符号文本构成。 依据文本构筑方式的不同， 元宇宙时

代的符号文本可分为三类： 以 “表征” 为逻辑构筑的纪实文本、 以 “仿像” 为逻辑构筑的虚构文本、
以 “仿真” 为逻辑构筑的虚实并置文本。 元宇宙的全感官、 深沉浸、 高拟真与强互动特征带来的符号

文本边界不明与框架区隔弱化的问题， 可能导致虚实混淆的收受风险。 生活于元宇宙时代的个体需要

对元宇宙中的符号文本进行从 “媒介区隔” 到 “文类区隔” 再到 “心智区隔” 的心理重建， 以更好

地区分经验现实、 媒介再现与虚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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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这是一个充满时代浪漫与学术惊异的研究话题， 原本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关于未来世界的概

念———元宇宙———跨越 ３０ 年的时间， 成为当下产业投资的风口， 牵动着业界发展与学界研究的

敏感神经。 ２０２１ 年， 被称为 “元宇宙” 元年。 截至目前， 学界关于元宇宙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 第一， 对元宇宙本质的认定。 有学者坚持其 “虚拟世界” 属性， 有学者强调其 “虚实

共生” 属性。 前者认为， 元宇宙是一个 “共享的虚拟空间”①、 一个 “虚拟的数字世界”②、 一个

“串联、 打通了大量虚拟场景的线上虚拟世界”③， 且 “存在的虚拟现实超越了现实”④。 后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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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元宇宙是 “一个将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深度融合的全新数字空间”①， 是一个 “在自然宇宙

的基础上增加了人类利用数据技术智造的数据平行宇宙而后形成的智慧宇宙”②， 在这里， “虚拟

与现实相互作用、 共同进化， 社会、 经济和文化活动在其中创造价值”③， 最终生成一个 “虚拟

和现实呼应共生的社会”④， 未来， 元宇宙 “将实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连接革命， 进而成为超

越现实世界的、 更高维度的新型世界”⑤。 综合来看， 无论哪一种观点， 都肯定了元宇宙的显著

特征： 高沉浸、 低延迟、 高拟真、 自主性、 多元化以及闭环经济系统等⑥。 第二， 对元宇宙技术

底座与媒介基础的解析。 ５Ｇ、 云计算、 区块链、 人工智能、 数字孪生、 拓展现实以及机器人与

脑机接口等互联网技术集群构成了元宇宙的技术底座与媒介基础， 且从根基处影响着元宇宙的发

展样态。 从视觉沉浸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来看， 元宇宙的演化经历了从以桌面式虚拟现实为主到以

沉浸式虚拟现实为主， 再到以扩展现实和数字孪生为主， 最后彻底打破现实与虚拟之间壁垒的四

个阶段⑦； 从感官体验和场景再造来看， 互联网的发展可分为感官 “看得见听得着”、 触觉 “感
受到”、 意识与身体 “想得到摸得着” 三个阶段， 而元宇宙是第三阶段的大脑意识带动身体融入

虚拟空间的场景想象⑧。 第三， 对待元宇宙的态度。 乐观派认为， 元宇宙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一

个 “更具表现力的方式来发现和分享我们是谁、 我们爱什么、 我们遭受什么、 我们希望什么以

及我们如何共同创造一个美好世界” 的机会⑨， 而且可以 “在未来社会中创造全新的传播图

景”⑩。 悲观派则将元宇宙视为 “电子牢狱” “精神鸦片”�I1， 认为其能 “提供替代现实的庇护和

幻觉”�I2， 进而使原初现实 “在虚拟与现实无限趋同甚至走向倒置的过程中， 被遮蔽直至走向隐

退”�I3。 此外， 还有学者表达了对元宇宙时代中人们的 “数字足迹被跟踪” 以及 “高敏感信息被

暴露” 的隐忧�I4。
作为一种 “元媒介” 和 “元传播”�I5， 元宇宙必然会对处于这一环境中的人们带来变革性的

影响， 而我们也需要在积极拥抱与消极逃避之外， 选择一种更为客观、 理性、 中立的立场， 以更

好地生活于其中。 由此， 笔者关切的问题是， 如果说以 “元宇宙” 为样态的 “未来已来”， 我们

在其中要如何生存、 如何应对？
对此问题， 因媒介技术所具有的结构性与环境性作用， 前人主要采用的媒介技术路径或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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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帮助我们从中观或微观层面提供较为可行的指导性建议。 相比之下， 如果深入到元宇宙技术与

人的作用链末端， 我们可以发现， 元宇宙的本质是一种观念宇宙、 媒介宇宙与符号宇宙， 它由建

立于媒介技术基础上的符号文本所构成， 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直接接触的也是这些符号文本。
因此， 如果说作为媒介技术的元宇宙因其宏大性与整一性而使我们无从入手的话， 那么， 作

为符号文本的元宇宙因其微观性与差异性恰好可以为我们所识别与分辨， 这是本论文的一个

基本出发点。

二、 元宇宙的 “符号文本” 本质及研究进路

关于 “元宇宙” 中虚拟与现实的关系， 前人研究总体上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元宇宙是

虚实共生的世界， 同时包含了我们所生存的实在世界与媒介化建构的虚拟世界； 另一种认为元宇

宙是依托于媒介技术得以构筑和展现的虚拟世界， 此时， 实在世界虽可在元宇宙中得到媒介化再

现， 但已然脱离了实在世界的范畴。 元宇宙究竟是虚拟世界， 还是虚实共生的世界？ 笔者认为，
元宇宙首先体现为由媒介符号文本所构成的虚拟世界， 但由于元宇宙中的符号文本不仅能承载虚

构世界， 也能映射实在世界， 因此， 元宇宙还包含被对象化了的实在世界。
（一） 元宇宙： 一种观念宇宙、 媒介宇宙与符号宇宙

从字面上说， “元” （Ｍｅｔａ⁃）， 意味着 “关于……的” “超越”； “宇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意为

“空间” “世界”， 指一种全面的、 广泛的存在； 二者合起来所构成的 “元宇宙”， 本义就是 “关
于宇宙的宇宙”， 是 “超越现实宇宙的另一个宇宙”①。 朱嘉明指出： “当人类将自己的价值观

念、 人文思想、 技术工具、 经济模式和 ‘宇宙’ 认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被赋予特定理念的

‘宇宙’ 就成为了 ‘元宇宙’。”② 也即是说， 元宇宙是人类有史以来对现实宇宙空间的认知、 观

念与价值的集合， 它体现为一种 “观念宇宙”， 而非 “现实宇宙”。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元宇宙就

不是一个在数字媒介技术时代横空出世的 “概念”， 而是一个可以深入到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来

寻根的 “对象”。 基于此， 朱嘉明将元宇宙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以文学、 艺术、 宗教为载体的

古典形态的 “元宇宙”、 以科幻和电子游戏形态为载体的新古典 “元宇宙” 以及以 “非中心化”
游戏为载体的高度智能化形态的 “元宇宙”③。

鉴于这些关于宇宙的认知、 观念与价值终归是被符号化、 文本化、 媒介化地构筑、 显现、 存

储与传播的， 笔者认为， 元宇宙还是一种 “媒介宇宙” 和 “符号宇宙”， 它们结合起来构成了前

人文献中所言的与 “现实世界” 相对的 “虚拟世界”。 需要说明的是， 此处的 “虚拟世界”， 不

等同于存在于幻想世界、 小说或影视剧中的 “虚构世界”， 而是更类似于依托于物质媒介与符号

文本而存在的 “媒介世界” “拟态世界”。
“媒介宇宙”， 是指建立在物质媒介基础上的宇宙， 彰显了元宇宙的媒介化品质。 此处的

“媒介”， 既包含了文字、 图像与影像等符号媒介， 也包含了报纸、 电视、 互联网等技术媒介。
因循媒介技术的逻辑， 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变迁使人类对虚拟世界的构筑能力越来越强、 虚拟世界

的外显水平越来越高、 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拟真度越来越高而延时性越来越低、 虚拟世界

带来的感官沉浸也越来越全面。 今天所热议的 “元宇宙” 及其所畅想的 “虚实共生”， 即是人们

对媒介技术发展的未来畅想。 具体来说， 这种虚实共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实在世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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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喻国明： 《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 “人的连接” 的迭代、 重组与升维———从 “场景时代” 到 “元宇宙” 再到 “心世界”
的未来》， 《新闻界》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５４－６０ 页。

③　 朱嘉明： 《 “元宇宙” 和 “后人类社会” 》， 《经济观察报》，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第 ３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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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媒介化后， 越来越逼真且生动地呈现于虚拟世界之中； 第二， 被想象、 虚构出来的内容在媒

介世界中被高度拟真化地呈现； 第三， 虚拟世界被创造和外显后， 与实在世界并置形成了一个虚

实共融、 虚实难分的世界。 无论是媒介化的实在世界、 外显化的虚构世界， 还是虚实共生的世

界， 都赋予了元宇宙中的个体以全感官、 深沉浸的现实世界感知体验。
“符号宇宙”， 是指通过符号文本而得以构筑、 承载与显现的宇宙， 彰显了元宇宙的符号化

与文本化品质。 作为 “人类对宇宙空间的认知、 观念与价值的集合” 的元宇宙， 宏观上需要媒

介技术的支撑， 微观上则需要符号文本的承载。 符号， 是 “携带意义的感知”①； 符号文本则指

“一些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符号链中， 此符号链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

度”②。 也即是说， 看起来宏大、 抽象、 整一的 “元宇宙”， 其内部其实是由无数符号文本所构成

的， 目的是实现意义的构筑、 传播与存储。 依据文本内部的构筑方式、 虚实关系及传播功能的不

同， 元宇宙中的符号文本总体可以分为三大类： 以 “表征” 为逻辑映射现实的纪实文本、 以

“仿像” 为逻辑重构现实的虚构文本， 以及以 “仿真” 为逻辑再造现实的虚实并置文本。

（二） 解码与应对元宇宙的文本区隔视角

既然元宇宙中的虚拟世界是通过符号化、 文本化、 媒介化地构筑和显现的， 那么， 对元宇宙

的考察， 就不仅可从宏观的媒介技术维度进行， 也可从微观的符号文本运作层面介入。 相对于媒

介路径的宏大性、 整一性与结构环境性， 符号文本路径可聚焦元宇宙与个人互动作用链的末端、
透视元宇宙内部文本的异质性、 调动符号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一定程度上为无法回避元宇宙时代

到来的人们提供更具实践指导性的应对方式。
诚如前文所言， 从符号文本视角看， 文本内部的构筑方式、 虚实关系及传播功能都存在差

异。 因此， 元宇宙技术的引入对文本形态的影响方向与影响程度也就不同， 相应地， 个体在面对

不同类型符号文本时的潜在收受风险及主体应对也存在差异。 为从微观层面解析元宇宙时代的个

体生存与主体应对问题， 首先， 笔者聚焦于以不同构筑方式建构起来的三类符号文本———纪实文

本、 虚构文本与虚实并置文本来展开探讨。 其中， 纪实文本与虚构文本早在元宇宙时代到来之前

就已存在， 但元宇宙技术的引入可能会改变它们的文本样态； 虚实并置文本则是元宇宙技术语境

下产生的全新文本样态。 探讨元宇宙技术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三类符号文本的存在样态以及由此

可能带来的何种收受风险， 有助于我们探寻面对不同类型符号文本时的应对姿态。 其次， 笔者选

择 “框架区隔” 这一理论视角来作为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以规避文本收受风险的实践落脚点。
需说明的是， 此处所指的 “区隔”， 并非布尔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在宏观社会结构意义上探

讨趣味、 习性、 社会轨迹与资本等如何造就社会群体区隔之 “区隔”③， 而是赵毅衡在微观符号

文本层面上所使用的用于区分经验事实、 纪实文本与虚构文本的框架区隔之 “区隔”④。 赵毅衡

指出， 框架区隔是 “一种作者与读者都遵循的表意－解释模式， 是随着文化变迁而变化的体裁规

范模式”， 它 “看上去是个形态问题， 实际上在符形、 符义、 符用三个层次上都区隔出再现世界

的作用”。⑤其中， “一度区隔” 区分经验世界与纪实世界， “二度区隔” 区分纪实世界与虚构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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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②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 ４３ 页。
　 宋巧丽、 田辉： 《 “表征” 与 “超越”： “土味视频” 的 “区隔” 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８－７４ 页。
⑤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７２－８６、 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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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面对沉浸式的纪实文本： 重视 “媒介区隔”

如果说， 由符号建构的虚拟世界是一种 “次生现实”， 那么， 人所存活的客体世界就是 “原
初现实”①。 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显示， 人类创造并利用符号的初衷是指涉与解释现实世界的某

些部分， 以达到认知世界与延续文明的目的。 为实现这一目的， 符号意义体系的创造就需要在与

现实世界的联系中寻求存在的价值。 作为虚拟世界中以指涉原初现实为目的的文本形态， 纪实文

本于元宇宙中被高度沉浸化， 促使次生现实无限趋同于原初现实。

（一） 以 “表征” 为逻辑构筑的纪实文本

作为符号文本中特殊的一类， 纪实文本专指内容 “有关事实” （ａｂｏｕｔ ｆａｃｔｓ） 的文本， 典型

代表有新闻、 纪录片、 历史年鉴、 现场直播等。 内容 “有关事实”， 要求纪实文本在 “对应指称

的关系之中”②， 以 “一种可见的指涉”③ 方式清晰地指向文本外的现实世界。 以皮尔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 的符号三元关系为模型来看， 纪实文本的构筑过程就如图 １④ 中 Ａ 图所

示： “再现体” “对象” 与 “解释项” 符号三元紧密相连， 三元之中又以 “对象” 所代表的现实

世界 （即原初现实） 为主导。 也即是说， 现实世界是建构纪实文本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这一由现实世界主导的文本构筑方式， 也被称为 “表征” 式构筑， 其核心是以 “实在” 为

模型、 以 “真实” 为原则构筑符号文本。 在这一构筑方式中， “参符”⑤ 所代表的是 “真实的世

界， 一个向外不断延伸的、 可以衡量的世界”， 它主导着纪实文本的建构， 并作为虚拟世界中的

次生现实 “投射出一个存在于符号和语言之外的， 存在于它本身之外的参照物的外在客体世

界”。⑥ 在让·波德里亚 （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看来， 表征式构筑可被视为 “向一切新奇的组合、 一

切游戏、 一切仿造开放的道路”， 因为所有符号运作都 “首先进入自然的模仿， 然后才进入生

产”。⑦ 基于表征方式构筑的纪实文本， 就 “不是通过 ‘原型’ 的变性， 而是通过材料的延伸”⑧

将文本外的客体世界卷入虚拟世界之中。 鉴于纪实文本兼具 “能指” 与 “所指”， 同时指向 “对
象” 和 “意义”， 鲍德里亚将其视为一种 “好的表象 （ｇｏｏｄ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 认为其体现了一种

“神圣的秩序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ｄｅｒ） ”。⑨

出于对现实认知的需要， 无论是在以文字、 图像为主导的古典社会， 还是在以影像和网络代

码为主导的当代社会， 新闻、 历史年鉴等一众指涉原初现实的纪实文本历久不衰。 随着主导性符

号媒介的演变， 尤其是在影像媒介诞生之后， 视听元素的加入使纪实文本对事实的再现越来越逼

近于原初事实本身， 人们对纪实文本的感知体验也越来越接近于现实感知体验。 在元宇宙到来之

前， 纪实文本虽不断逼近原初现实， 文本边界和媒介区隔却明显存在。 也即是说， 纪实文本建构

的次生现实与原初现实之间虽有 “透明” 的指涉关系， 但界限依然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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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湘平： 《元宇宙： 人类存在状况的最新征候》， 《阅江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４－５２ 页。
　 孔明安： 《物·象征·仿真———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究》，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１０６ 页。
　 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ｌｅｎｔ Ｍａｊｏｒｉｔｉ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ｅｍｉｏｔｅｘｔ （ｅ）， ２００７， ｐ. ４８．
　 说明： 在本文的图 １、 ２、 ３ 中， 均以 “实线” 来表示两端之间的 “紧密关系”， 以 “虚线” 来表示两端之间的 “松散

关系”。
　 詹明信通过对语言学相关概念 “参符” “指符” “意符” 的运用解读了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

义， 其中 “参符” 可对应为符号三元中的 “对象”， “指符” 则为 “再现体”， “意符” 为 “解释项”。
　 ［美］詹明信： 《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行远译， 《文艺研究》 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２３－１３３ 页。
⑧　 ［法］让·波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 车槿山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６４、 ６３ 页。
　 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ａ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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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元宇宙前后纪实文本的符号三元关系对比

（二） 元宇宙中纪实文本的 “沉浸化” 与 “去文本化”
元宇宙时代， 在 ３Ｄ、 ＶＲ、 ＡＲ、 ＸＲ 等虚拟技术的加持下， 纪实文本在视觉和听觉层面上超

高度地还原真实现场， 纪实文本对现实世界的 “表征” 关系体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 透过元宇

宙中的沉浸式纪实文本，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寻找到指向现实世界一端的 “客体对象” 的影子，
建立起文本对原初现实的指涉关系， 从而立体、 真实地感受和认知原初现实。

以目前并不成熟的 ＶＲ 纪录片和沉浸式新闻为例。 在 ２０１６ 年开创 ＶＲ 纪录片先河的 ＢＢＣ 纪

录片 《复活节起义： 抗议者之声》 （Ｅ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ｉｎｇ： 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ａ Ｒｅｂｅ） 中， 观众被置身于 １９１６ 年爱

尔兰都柏林战火中硝烟弥漫的街头， 年轻士兵的录音以嵌入叙述的方式带领观众亲历了这场持续

六天的惨烈大战。 ２０２１ 年 《纽约时报》 使用 ３Ｄ 技术制作的新闻报道 《迪克西的风暴云天气》
（Ｄｉｘｉｅ Ｆｉｒｅ Ｓｔｏｒｍ Ｃｌｏｕｄｓ Ｗｅａｔｈｅｒ）， 通过采集迪克西野火后一周七天每天 １２ 小时内的天气原始数

据， 对其进行可视化处理后建构出 ３Ｄ 地图， 还原出大自然中令人震撼的画面和场景， 让受众在

虚拟空间中了解并体验巨大的野火如何爆发出烟雾并将之推入大气层。 元宇宙时代的纪实文本，
常常 “利用深度信息重建真实环境的 ３Ｄ 结构， 准确还原虚拟物体和真实环境中物体的相对位

置， 呈现遮挡、 碰撞、 反弹等效果”①， 这不仅突破了过去人为编排的单线程的镜头观看顺序，
使文本的叙事方式从以时间为主转向了以空间为主②， 也使纪实文本的展示性与表演性得到了强

化③。
这样一来， 元宇宙中的纪实文本就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 “用户的参与、 观感和体验”，

更强调 “用户与发生的事实之间的互动关系”， 更弱化 “媒介” 和 “文本” 的意义构筑作用④。
在这里， 人们可以自主选择想要观看的角度及内容， 仿佛置身于现实世界中一样。 此时， 似乎已

经不能再用 “相符合” 与 “相等同” 来描述媒介再现的次生现实与原初现实之间的关系了， 因

为此时的 “纪实文本” 及其 “媒介再现” 已然 “不存在” 了。 对照到皮尔斯的符号三元关系

中， 就如图 １ 中 Ｂ 图所示， 此时作为 “再现体” 的符号文本已然退场， 仅剩下作为 “客体对象”
的现实世界与作为 “解释项” 的符号主体之间的直接互动。 也即是说， 此时， 纪实文本被 “去
文本化” 了。

（三） 谨防 “再现谬见”， 重视 “媒介区隔”
如若未来真的像乐观人士所说的那样， 元宇宙技术可以实现触觉、 味觉、 嗅觉等多感官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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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昌凤、 黄家圣： 《 “新闻” 的再定义： 元宇宙技术在媒体中的应用》， 《新闻界》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５５－６３ 页。
　 周逵： 《虚拟空间生产和数字地域可供性： 从电子游戏到元宇宙》，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２ 年

第 ２ 期， 第 ８４－９５ 页。
　 王强： 《论当代新闻的演示叙述》， 《符号与传媒》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９０－２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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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原初现实将实现在虚拟世界中的 “再生”， 那是否意味着生活在元宇宙时代的人们足不出户

即可把握外面的大千世界， 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媒介现实等同于原初现实， 甚至不再需要区别对待

二者？ 元宇宙的媒介符号文本品质告诉我们， 答案是否定的。
如前所述， 以 “表征” 为逻辑、 以 “求真” 为原则构筑起来的纪实文本， 力求复现原初现

实， 而元宇宙所提供的全面沉浸、 高度拟真、 低度延时的媒介环境， 使纪实文本在无限逼近原初

现实的同时， 也出现了文本边界不明与框架区隔弱化的问题。 准确地说， 沉浸式纪实文本中的框

架区隔弱化， 是赵毅衡所言的 “一度区隔框架” 的弱化。 一度区隔， 是 “把符号再现与经验世

界区隔开来” 的 “再现区隔”， 这 “被区隔出来的， 不再是被经验的世界， 而是符号文本构成的

世界， 存在于媒介性中的世界”。① 鉴于 “媒介替代” 是符号再现的本质， 媒介又是一度区隔的

区隔物， 为与后文的区隔相区分， 笔者将其称为 “媒介区隔”。 这种媒介区隔的弱化， 不仅削弱

了纪实文本中事实报道者的中介作用、 突出了用户与事实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 也推动了符号文

本的虚假退场， 使得纪实文本对 “真实感” 的塑造力表现得更为极致。
必须重视的是， 元宇宙中纪实文本的区隔框架走向弱化乃至脱落， 可能带来人们错把次生现

实当作原初现实的收受风险。 诚如赵毅衡所言， 纪实文本中的一度再现区隔看起来是 “透明”
的， 但实际上， “这种 ‘透明性’ 是假象， 是再现制造的幻象， 不随时注意这一点， 就会导致再

现谬见……误认为再现就是现实”②。 因此， 无论元宇宙中的纪实文本在何种程度上弱化了媒体

和报道者的中介作用， 在多大程度上逼近了原初现实本身， 也无论其文本边界变得多么隐秘， 带

来的收受体验多么全感官化与深沉浸化， 我们始终不能忽略其媒介框架区隔的隔断作用与纪实文

本的 “媒介替代” 与 “符号再现” 本质。 符号文本必然存在再现框架、 文本边界以及框架与边

界的内外之别。 框架内意味着 “被选择”， 框架外意味着 “被过滤”， 而选择与过滤行为的存在

则意味着在原初现实之上被植入了主体意图。

四、 面对外显化的虚构文本： 重视 “文类区隔”

“现实世界是唯一的， 它只能 ‘是其所是’， 但意义只有在比较中才浮现， ‘只活一次等于没

活’。 而虚构世界可以 ‘是其所不是’， 从而挖掘出存在的多种可能性。”③ 如果说纪实文本代表

了一部分指向实在世界的次生现实， 虚构文本则指向可能世界的次生现实， 它通过对可能世界的

想象和建构， 补偿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缺失。 借助虚拟现实技术， 虚构文本所构建的想象世界可

以在元宇宙中得到更全面的外显与更拟真的呈现。
（一） 以 “仿像” 为逻辑构筑的虚构文本

相异于纪实文本， 虚构文本的建构不再追求与现实世界的 “相符合” 与 “相等同”， 而是力

求刻画人类在精神意义秩序的建构。 赵毅衡曾指出， 从 “通达” 规律上看， 纪实文本同时以实

在世界为出发世界与目标世界， 虚构文本则以可能世界为出发世界， 可同时以实在世界、 可能世

界和不可能世界为目标世界④， 也即是说， 虚构文本可以实现 “跨世界通达”。 虚构文本的跨世

界通达之所以能实现， 有赖于 “对应” 规律， 也即可能世界中的人与物都在实在世界中有对应，
它们作为人心灵想象的产物， 总有经验背景。⑤这就意味着， 虚构文本是以鲍德里亚所言的 “仿
像” 方式进行构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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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②④⑤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７４、 ７５、 １８７－１９６、 １８７ 页。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ｚｈｕａｎｌａｎ． ｚｈｉｈｕ． ｃｏｍ ／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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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像” 之 “像”， 区别于 “实在的表象或表征”， 是指 “非真实的 ‘景象’ ”， 它 “不是所

指的存在或实体”①， 不以实在为摹本而以复制品为摹本②。 由此， “仿像” 式构筑的出发点与归

宿点， 不在于指涉原初现实， 而在于通过对符号镜像———无论这种符号镜像是以心像为媒介， 还

是以语言、 文字或是图像、 影像为媒介———的操控与重组来构筑和传达主体意义。
如图 ２ 中 Ａ 图所示， 在虚构文本的构筑过程中， 指向现实世界的 “客体对象” 开始 “像一

团已经收缩了的白矮星”③ 被排除出去， 仅剩 “符号再现体” 与 “解释项” 的连接支撑。 其中，
以主体精神和意义追求为代表的 “解释项” 作为 “符号文本” 得以构筑的主导力量， 为文本

“导入一种新的历史经验”④， 建构起运行着新型秩序的可能世界。 本雅明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曾

以摄影术为例， 将 “仿像” 式构筑起来的符号世界称为 “镜中的映像”⑤， 认为影像虽源于真实

的人与世界， 却与人和世界相分离， 在人的主观阐释中进行移动和组合， 最终建构起远离现实的

文本世界。 立足于现实世界的真实性， 鲍德里亚对 “仿像” 的构筑方式充满了批判， 他指出，
仿像 “通过吸收表象或清除真实……建立了一种没有形象、 没有回声、 没有镜子、 没有表象的

现实”⑥， 在这里， “ ‘宏大的现实’ 被掩盖了起来”⑦， 取而代之的 “是非现实的、 符号的形

式”⑧。
由此可知， 以 “仿像” 为逻辑构筑的虚构文本， 以与现实世界等价的法则， 通过对来源于

现实世界的符号镜像的操控与重组， 打造出一个脱离原初现实但又与现实等价的、 更符合人自身

意愿且可以让人的精神得到暂时栖息的次生空间， 以此实现重构现实、 隐喻现实、 构筑与传达主

体意义之目的。

图 ２　 元宇宙前后虚构文本的符号三元关系对比

（二） 元宇宙中虚构文本的 “外显化” 与 “拟真化”
方凌智、 沈煌南指出， 随着媒介技术的变革， 虚拟世界经历了从文学到电影再到电子游戏的

外显过程⑨。 虚构世界亦是如此。 虚构文本的媒介呈现经历了从人的心像媒介、 语言媒介、 文字

媒介、 图像媒介到影像媒介的历史更迭， 虚构世界也经历了一个从最初被封闭于个人的想象与抽

象的文字符号之中， 到通过具象的视听符号逐步外显的过程。 在元宇宙之前， 无论媒介如何外显

虚构世界， 虚构世界始终被封锁于虚构文本之内： 在以文字为主导媒介的小说中， 虚构世界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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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⑨

⑦　 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ａ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 １、 ｐ. ７．
⑧　 孔明安： 《物·象征·仿真———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究》，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１０６ 页。
④　 ［美］詹明信： 《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行远译， 《文艺研究》 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２３－１３３ 页。
　 ［德］瓦尔特·本雅明： 《摄影小史、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王才勇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６４

页。
　 ［法］让·波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 车槿山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７２ 页。
　 方凌智、 沈煌南： 《技术和文明的变迁： 元宇宙的概念研究》， 《产业经济评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５－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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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于图书媒介之内； 在以影像为主导媒介的影视剧中， 虚构世界被封锁于电子显示屏幕以内———
无论这个显示屏是电视机、 电影荧幕还是今天的电脑屏幕、 手机终端。 此时， 人们感知虚构世界

的方式主要是 “望远镜模式 （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ｍｏｄｅ） ”， 即将 “意识锚定在其本土现实”①， 从外

部来感受与认知文本所建构的空间。 这种单向的观望， 以想象介入与心理沉浸的方式， 将人的意

识转移到虚构世界中来感知与体验该世界中的环境、 事件与人物情感。
在元宇宙时代， 这一状况可能会发生改变。 通过元宇宙技术， 虚构的文本世界可以全面外显

为包含视觉、 听觉乃至触觉、 嗅觉元素的空间场景， 用户可在其中得到与现实世界中近乎一致的

全感官、 深沉浸、 强互动的 “拟真化” 的感知体验。 以 Ｖａｌｖｅ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上线的

ＶＲ 旗舰游戏 《半条命： Ａｌｙｘ》 （Ｈａｌｆ⁃Ｌｉｆｅ： Ａｌｙｘ） 为例。 该游戏建构了一个人类与邪恶外星种族

联合军进行较量的次生空间， 在这里， 玩家不仅可以获得个人英雄梦的满足， 而且可以体验到几

乎与现实世界等价的环境要素。 如玩家在寻觅游戏线索时， 不再依靠传统游戏中标记在开关上的

指引符号， 而是要自己 “亲手” 做出相应动作进行探索， 并且需要像在现实世界中一样做出

“转动管道的阀门” “拉动机器拉杆” 等动作之后， 才能确认机关是否被开启。 此时， 作为虚构

世界的游历者、 体验者与参与者， 用户个体常常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设备直接 “进入” 到虚构世

界之中， 以 “我们的意识或虚拟身体进入另一个世界 （文本世界）， 将之视为现实”②， 并在真

体的操作下体验该世界。 此时， 用户感知虚拟世界的模式已然从过往时代那种单向的 “望远镜

模式”， 走向了 “星际旅行模式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ｔｒａｖｅｌ ｍｏｄｅ） ”。③

（三） 谨防 “虚幻真实”， 重视 “文类区隔”
虚构文本以 “仿像” 为逻辑， 对来自现实世界的符号镜像进行操控与重组， 最终实现文本

构筑者主体意义的植入与传达。 对照符号三元关系来看， 虚构文本原本就无关现实世界。 但是，
元宇宙技术对虚构世界的高度外显， 使得在虚构文本符号三元关系中退场的 “客体对象” 重新

彰显出来； 全感官、 深沉浸与强互动的收受体验， 使得原本与虚构世界具有理性审视距离的收受

者变成了 “生活于虚构文本世界之中” 的体验者。 由此， 如图 ２ 中 Ｂ 图所示， 在元宇宙时代，
虚构文本的中心， 就由原本指向 “再现体” 的符号文本对指向 “解释项” 的主体意义之承载关

系， 转变为现在指向 “解释项” 的收受主体对指向 “客体对象” 的虚构世界之体验关系。 这不

仅使得虚构文本这一客观的文本性被弱化了， 还使得虚构世界这一虚幻的客体性被强化了。
如若未来元宇宙技术真的能实现全感官突破与永续性存在， 那么， 对虚构世界的体验是否会

因其极度真实感的场景而完全趋同于现实世界？ 是否会出现庄周梦蝶般难分虚实的收受风险？ 倘

若这一风险确然存在， 我们就必须思考： 为避免生活于元宇宙时代中的个体错将虚构文本世界混

淆于经验现实世界， 我们能做什么？
笔者认为， 既然元宇宙弱化了虚构文本的文本性、 强化了虚构世界的客体性， 那么， 为避免

将虚构世界这一虚幻真实等同于实在真实， 我们需要在认知上更明确虚构世界的文本性与虚幻

性。 第一， 明确虚构世界的文本性。 即明确文本的 “一度区隔”， 也即前文所言的将现实世界区

别于文本世界的媒介区隔、 再现区隔， 明确虚构世界是符号化、 文本化与媒介化之后的产物。 这

就需要我们避免过度沉浸， 要像 《楚门的世界》 中的楚门认识到自身所处世界的固定边界和有

限空间一样， 意识到虚构文本的边界， 无论这个边界看起来多么隐匿和不明晰。 虚拟现实技术的

装备， 即是进入文本世界的媒介通道， 也是文本的一个边界标识。 第二， 明确虚构世界的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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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即认识到赵毅衡所言的 “二度区隔”。 二度区隔， 是在一度区隔内部的再一度区隔， 其目标

在于将虚构世界区别于纪实世界。 处于二度区隔内的文本世界， 与现实世界之间不具有任何的透

明指涉关系。 作为一种 “文类区隔” 而非仅仅是 “媒介区隔”， 二度区隔常常需要借助一些文本

类型的区隔标识来完成， 包括文学、 游戏、 电影、 电视剧等体裁标记， 以及文本内的片头片尾、
虚构声明等提醒标记。 只有明确这两点， 才能谨防跌入元宇宙虚构世界的虚幻真实中不能自拔。
为了让受众能更清晰、 更明确地感知到这种文类区隔， 元宇宙时代外显化的虚构文本生产者与传

播者更应该强化、 凸显这种区隔标记， 以随时提醒受众。

五、 面对共融化的虚实并置文本： 重视 “心智区隔”

元宇宙被部分学者称为互联网的终极形态， 其深沉浸、 高拟真、 低延迟的技术环境打破了符

号文本原有的区隔限制， 使其走向虚实难辨的发展道路。 虚构世界高度外显后与实在世界并置在

一起所生成的符号文本， 成为元宇宙中的一种除纯纪实与纯虚构之外的全新的文本形态———虚实

并置文本。 在该类型文本中， 虚与实的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
（一） 以 “仿真” 为逻辑构筑的虚实并置文本

在 “线上化生存” 成为常态的生活背景下， 人们试图通过元宇宙技术将有限的现实空间与

无限的虚拟空间缝合在一起， 同时， 建立起在两个空间中共同运行的规则体系， 形成 “实中有

虚， 虚中有实” 的文本样态。 为准确揭示这种文本样态的属性， 笔者将之称为 “虚实并置文

本”。 说其是 “虚实并置”， 是因为该类型文本 “一方面逼真模拟了一部分现实世界中的时空规

定性， 另一方面又超越、 解放了一部分现实世界中的时空规定性”， 既可以 “由 ＡＩ 生成现实世

界所没有的地图”， 又可以 “以数字孪生的方式生成与现实世界完全一致的地图”，① 弥合了一部

分指向现实世界的纪实元素与另一部分指向可能世界的虚构元素， 生成了大量虚实共融的场景。
如图 ３ 所示， 元宇宙中的虚实并置文本是由指向现实世界的纪实元素和指向可能世界的虚构元素

联合构成， 二者以符号文本 （再现体） 为桥梁得以联通与融合， 形成了虚实并置文本独特的虚

实共融效果。
这种虚实共融是以符号文本作为桥梁来实现的。 现实世界是实在的， 而虚构世界是符号化与

文本化的， 二者不能直接相融， 只有在对现实世界进行媒介化和符号化转换之后， 才可能与虚构

世界相融合。 “再现体” 所代表的符号文本作为虚实并置文本构筑的核心要素， 融通了纪实与虚

构的边界， 实现了二者的融合。 在这里， 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以 “符号” 形式融合， 以 “符号”
形式运行， “符号” 主导了一切。 鉴于其文本构筑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 “符号” 而非 “实
在”， 可以说， 虚实并置文本的构筑方式， 就类同于鲍德里亚所言的符号自我指涉的 “仿真” 式

构筑。 此处的仿真之 “真”， 并非纪实文本所追求的 “原初之真”， 而是一种基于符号得以构建

的 “次生之真”， 是一种 “符号之真”。 在此过程中， 文本的建构 “不再需要以真实世界为参照，
也不带有其他目的性， 而是通过自动控制、 差异调制、 模式生成与反馈等等机制来创造世界”。②

这种虚实共融效果也在符号文本的隐身中得以强化。 元宇宙的深沉浸、 高拟真、 低延迟等特

征， 使得无论在纪实文本还是在虚构文本中， “符号文本” 都被弱化而 “客体对象” 被强化。 这

一状况不仅延续到虚实并置文本中， 并且表现得比在之前任何一种单一文本形态中更为极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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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ｚｈｕａｎｌａｎ． ｚｈｉｈｕ． ｃｏｍ ／ ｐ ／
４４３１６３８６９，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 日。

　 和薛： 《鲍德里亚仿象理论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５－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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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并置文本中， 作为融通虚与实桥梁的 “再现体” 再次 “隐身”， 仅剩下 “解释项” 所代表

的符号主体与 “客体对象” 的直接互动。 文本边界的弱化与区隔框架的脱落， 使用户个体只能

依靠自身的 “二度文本化” 过程， 重新生成相对更具个性的 “二度文本”，① 来实现意义的感知

与解释。 此时的 “客体对象” 不再指向单一的现实世界或虚构世界， 而是指向虚实相融的世界，
此时的人们既能感知现实世界又能体验虚构世界， 可以真正获得 “生活在其中” 的超级体验。

图 ３　 元宇宙中虚实并置文本的符号三元关系

（二） 元宇宙虚实并置文本的 “虚实共融” 与 “虚实难分”
在 “仿真” 逻辑下建构起来的虚实并置文本， 其 “再现体” 虽在融合了虚实之后走向 “隐

身”，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功能的消除和丧失， 符号的自我运行依旧是其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 此

时的 “意符 （解释项） 或者说语言的意义已经被搁置一旁……只剩了自动的指符 （再现

体） ”②， 并且， 这些单纯的指符 （再现体） 本身形成了一种新奇的、 自动的逻辑， 帮助虚实并

置文本实现了自我运行。 鲍德里亚将这种 “仿真” 式的符号建构方式视为 “对表象的玩弄” 进

入到了 “魔术的层次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ｓｏｒｃｅｒｙ） ”。③ 也即是说， 在此类型文本中， 符号文本首先作

为桥梁熔断了虚构区分于纪实的二度区隔， 将虚带入实， 将实融入虚； 然后又以 “隐身” 的方

式消退了文本的一度区隔， 真正实现了虚与实在经验感知层面的高度融合。
就目前业界对元宇宙的探索来看， 元宇宙中的虚实并置文本正处于以各领域为中心的部分实

现的过程中。 如在教育领域， 斯坦福大学在 ２０２１ 年由传播学教授拜伦森 （Ｊｅｒｅｍｙ Ｂａｉｌｅｎｓｏｎ） 开

设了名为 “虚拟人” 的元宇宙课程。 参与该课程的学生可以在任何地点通过 ＶＲ 设备以虚拟人化

身的方式， 进入同一个虚拟空间进行 “面对面” 的小组讨论或 “实地” 表演音乐短剧， 也可以

“亲身” 遨游于无边的太空或是 “实地” 观察气候变化对珊瑚的侵蚀作用……该课程涵盖了硬

件、 软件、 内容以及人， 可以说是 “构建元宇宙的标准范例”。④ 在影视传播领域， 江苏卫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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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委艳： 《论交流叙述中的文本存在方式》， 《当代文坛》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７４－８０ 页。
　 ［美］詹明信： 《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行远译， 《文艺研究》 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２３－１３３ 页。
　 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ａ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 ６．
　 《在元宇宙里可以做什么？ 看看这些已经实现的尝试！》，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７ 日， ｈｔｔｐ：∥ｚｈｕａｎｌａｎ． ｚｈｉｈｕ． ｃｏｍ ／ ｐ ／ ４５４５０９３２３，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第 ４ 期 李　 玮， 马　 磊： 论元宇宙时代的个体生存： 一个文本区隔的视角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推出了原创动漫形象舞台竞演节目 《２０６０》。 在节目中， 虚构地图与纪实地图

两部分共同组合成完整的竞演现场， 真人歌手与虚拟偶像可以进行互动演出， 嘉宾和观众也可通

过 ＶＲ 设备进入到与现实演播厅相衔接的符号世界。 可见， 截至目前， 单一的 ＶＲ 设备和虚拟影

像使用户一定程度上还处于对虚构文本的体验之中， 通行于虚实之间统一的文明与生态系统尚未

真正建设起来， 真正的虚实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试想一下， 如果人的嗅觉、 味觉及触觉等感官效应都可以得到线上突破、 通行于虚实之间完

备的金融、 政治、 文化系统得以构建， 那么， 虚实并置文本中的虚实融合就不再仅局限于表层的

物理场景融合， 而是可以在个人体验与人类社会发展等深层次上实现真正的虚实共生。 届时， 也

许只需要一副轻便的 ＡＲ 眼镜， 人们就可以看到林立于街道两侧的虚拟店铺与现实店铺， 可以进

入现实店铺中浏览商品并使用虚拟货币购物， 或者进入虚拟店铺使用真实货币进行购买， 也可以

实现 “天涯若比邻” 式的居家聚会和办公……我们将真正生活于这一超级大文本之中。 经济、
政治、 文化的交融从根基上剥夺了虚与实相互分离、 独立发展的能力， 极大可能会使我们进入到

“虚实难分” 阶段。

（三） 谨防 “虚实混淆”， 重视 “心智区隔”
基于 “仿真” 逻辑建构起来的作为元宇宙终极文本形态的虚实并置文本， 呈现出以下几个

特征： 第一， 既不将追寻 “原初之真” 作为单一原则， 也不刻意遮蔽现实， 而是通过符号文本

建构起虚构与纪实相融的 “次生之真” “符号之真”； 第二， 符号的自我运作及其 “隐身化”，
极大地消退和弱化了文本的一度与二度区隔， 使文本边界被无限缩小直至无处可寻， 只能依靠用

户个体的 “二度文本化” 来实现文本表意； 第三， 虚实并置的超级大文本极有可能成为未来人

们生活的日常环境， 为人们提供 “生活在其中” 的超级体验。
元宇宙终极文本形态中虚与实的融合， 使得包括社交、 工作、 娱乐在内的大部分日常生活都

可以在深沉浸、 高拟真、 低延迟的虚拟世界中高质量完成。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 届时， “真实在

场” 是否还足够重要？ 我们是否还需辨别实与虚、 纪实与虚构？ 笔者认为， 人类身体本身的物

质特性， 决定了人无法脱离现实世界而生存， 需要依靠现实世界提供的食物和能量而存活。 即便

虚拟世界可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人也必须存活于现实世界中。 因此， 实与虚的区分不仅必要而

且相当重要。
当面对共融化的虚实并置文本时， 人们应该如何避免虚实混淆？ 此时， 用户个体的现实经验

与生存智慧， 尤其是个人的现实阅历、 媒介素养， 以及对文本的识别、 分析与批判接收的经验与

能力， 就变得相当重要了。 相比于存在于文本边缘的 “媒介区隔” 与 “文类区隔”， 笔者把这种

内嵌于用户个体身心结构中的素养、 能力乃至心智所带来的区隔， 称为 “心智区隔”。 在元宇宙

时代， 面对没有明确区隔标记的虚实并置文本， 作为隐形文本过滤器的用户个体及其媒介素养和

对文本解读的控制权， 就成为辨别虚实世界的重要路径。

六、 元宇宙时代的个体生存： 文本区隔的心理重建

立足于元宇宙是一种观念宇宙、 媒介宇宙与符号宇宙这一逻辑出发点， 笔者认为， 认知元宇

宙的技术风险， 探寻元宇宙的应对策略， 可以依据符号文本的类型而差异化地应对。 通过分析，
笔者认为， 元宇宙中总体可以分为三种文本类型： 以 “表征” 为逻辑构筑的纪实文本、 以 “仿
像” 为逻辑构筑的虚构文本以及以 “仿真” 为逻辑构筑的虚实并置文本。

元宇宙的具身性、 沉浸性、 拟真性等特点， 使得过去清楚明晰的文本边界变得游移不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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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用以分辨文本类型的框架区隔不断被隐藏甚至脱落， 这一方面增加了虚实混淆的收受风险， 另

一方面也为共融化的虚实并置文本化身为人们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契机， 促使人们真正成为 “文
本中的居民”。 而当我们深陷文本之中时， 对文本的理性辨别就成了一大难题。 为了对文本内容

保持一个相对理性、 冷峻和客观的距离， 从用户个体内部的经验和心智借力， 来实现对元宇宙中

符号文本区隔的心理重建， 或许是一条值得一试的路径。
具体来说， 从纪实文本到虚构文本再到虚实并置文本， 用户个体分别需要重视从 “媒介区

隔” 到 “文类区隔” 再到 “心智区隔” 的心理重建。 首先， 面对元宇宙中沉浸式的纪实文本，
“媒介区隔” 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元宇宙技术的 “媒介” 属性， 以将 “媒介再现” 与 “经验现实”
相区分， 进而避免 “再现谬见”； 其次， 面对元宇宙中外显化的虚构文本， “文类区隔” 提醒我

们必须重视在一度 “媒介区隔” 之内的 “二度区隔” 标记， 以将 “纪实” 与 “虚构” 相区分，
进而避免 “虚幻真实”； 再次， 面对元宇宙中共融化的虚实并置文本， “心智区隔” 提醒我们，
只有凭借个体心智高度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通过对个体心智的不断建设与自我更新， 才能对虚实

共融文本中的 “虚” 与 “实” 进行有效辨别与区分， 进而避免 “虚实混淆”。
诚如王长才所言， 从实践层面看， “观众或读者可能是先有了对文化程式的认定， 才去寻找

双层区隔”①。 换言之， “媒介区隔” 与 “文类区隔” 虽常作为伴随文本存在于符号文本边缘，
但其发挥作用， 必须要进入到读者或观众个人的 “心智区隔” 范畴才可以， 因此， 元宇宙时代

的文本区隔重建， 归根到底还是用户个体心智宇宙的重建。 心智宇宙， 也即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物理教育家海斯特内斯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ｓｔｅｎｅｓ） 所描述的相对于 “以真实事物和过程组成的真实世

界” 和 “由客观的科学知识组成的概念世界” 而言的 “由主观的个人知识组成的世界”②。 喻国

明进一步指出， “人体及人的心智本身也是一个大宇宙”， 而 “在现实世界中积累知识、 技术和

想象力， 在构造起元宇宙的同时， 也会反作用于人的心智世界， 促进它的构造的变化乃至革

命”③。 因此， 未来如何通过在基础教育、 通识教育中设置相应课程来为个人的心智宇宙增加与

强化 “媒介再现” 与 “文本区隔” 的内容， 以有效规避元宇宙时代的文本收受风险， 是值得我

们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责任编辑： 林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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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长才： 《再论 “双层区隔”： 虚构、 纪实的性质与判断困境》， 《符号与传媒》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０９－２１８ 页。
　 Ｄ Ｈｅｓｔｅｎｅｓ， “Ｎｏｔｅｓ ｆｏｒ 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６ ＧＩＲＥＰ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 ｐｐ. ２０－２５．
　 喻国明： 《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 “人的连接” 的迭代、 重组与升维———从 “场景时代” 到 “元宇宙” 再到 “心世界”

的未来》， 《新闻界》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５４－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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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ｅ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ｃｏｎ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ｅｌｉｔ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ｏｇ⁃
ｉｃ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ｅｌｉｔｅ ｂｒｉｄｇｅ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ｕ⁃
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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